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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

吴    彤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摘要：文章讨论了：①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分别是人类学和科学实践哲学的概念，它们既

有区别也有联系，应该予以研究，并且共同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中。②为什么生态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生态学

处理的对象极其依赖于空间及其尺度，具有尺度变化的差异与多样性、空间的异质性等特性。这使得生态学成为

异于物理科学的另类科学。空间性、地理性、地理的尺度差异，无疑是“地方性”最明显的、最与实际的地方相关的

特性。③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知识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应该关注的观念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

设过程中，缺乏地方性知识关注的维度，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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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U T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P.R.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① Two concepts of local knowledge, i.e., anthrop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which  are  different  but  related,  should  be  explored  and  applied  to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② Why is ecology a kind of local knowledge? The objects dealt with by ecology
are  extremely  dependent  on  space  and  its  scale,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variation  and
divers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o on. This makes ecology a special science that differs with physical
science. Differences in spatial, geographical and geographical scales are undoubtedly the most obvious and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ocal.  ③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believe that local knowled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and thought in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ize a re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out the dimension of lo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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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local knowledge，中国大陆译为“地方性知

识”，中国台湾地区译为“在地知识”。这个概念最早

出现在人类学研究中，“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家克

利福德·吉尔兹在研究异文化时提出的重要概念，意

在倡导人们认识人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加以尊

重。自从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其著作中，阐释了

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后，“地方性知

识”的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并且其

概念的内涵与意义逐渐为其他领域所关注。20 世

纪 90 年代，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科学实践哲学中得

到进一步的阐释，成为继“普遍性知识”之后，反对

“普遍性知识”概念，解构“普遍主义”的重要的科学

实践哲学的哲学概念。而后这两种地方性知识的观

念在学者们的研究下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和相互学

习与批判，获得了长足进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这

两种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思想以及立场也开始深

入其中，对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发挥越

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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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研究
[1-3]①

。

一、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

在人类学中，特别是在阐释人类学理论中，地方

性知识是与本土密切相关的知识；是专指与西方知

识不同的、那些生活在非西方地域里所生产的本土

知识，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与民族、种族以及地域、空

间相关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吉尔兹意义上的地

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分类和一种关于存

在非西方知识的描述，而是它提供了一种“地方性”

视角。吉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4]
概念后，人们意

识到，这些命名的概念，都是地方性知识。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

学概念，而哲学概念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意义上的概

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

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

识。其地方性主要是指知识在其生成和辩护中所形

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及其对这种情境性

的始终的依赖性，其情境性主要是指诸如特定认知

条件、实践条件与情境，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及

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并且其知识以后的发展仍

然带有这些情境性等。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并

非是对应关系，而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下，根本

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

识转移的结果
②
。

总之，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强调的是知

识的种类，即存在非西方的各种异文化的知识，强

调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

知识”概念强调的是知识的本性，不存在普遍性知

识，所有的包括西方的科学知识，在本性上都是地

方性知识，不过各种地方性知识涵盖的范围、运用

的程度多有不同。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都有其合理

性，鉴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学界已经比较熟悉，

笔者不再赘述
③
。

比较重要的是，采取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

识概念，由于它是一种知识的本性，所以重要的不

是指认某种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而是找出这种地

方性知识何以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条件，

甚至包括其空间、地方的特性）。近年来，在地理科

学领域兴起了关于知识的地理学研究，也发现知识

的“发现与辩护”与空间、场所有密切的相关性
[10-11]

，

这更进一步不仅证明了知识的地方性，还更进一步

表明，研究地方性知识一定要搞清这种地方性知识

产生的场所、空间以及其他情境性条件。某种知识

要能够落地运用，如果不能与其情境性结合，就立

刻离开了真理性，就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空洞无

味的教条了，对于本土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如此。

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还是一种蕴

含着科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维度渗入其中的观念和思

想。它极其注重某种知识在运用中的政治学和伦理

背景。比如，在它看来，现代科学已经变成求力和求

利的科学
④
，求力需要与权力结合，科学实践哲学论

证了科学知识本身也是权力的来源与结果；求利需

要与资本结合，今日的现代科学是大科学，早已告

别小科学以好奇心驱动研究的时代，没有资本的力

量，没有权力的支持，今日的现代科学寸步难行。现

代科学喜欢标准化，喜欢一般性与普遍化，反对地

方性知识，都与资本和权力相关。资本最喜欢标准

化，喜欢世界市场普遍化，没有这些资本也寸步难

行。所以资本的本性与今日的当代科学的本性不说

一致，也是相近的。科学喜欢大规模推行某种标准

化的技术，这样运用于科学和技术之中的资本才能

获得利益，它们最希望可以用一种标准化的技术进

行生态建设（不是生态文明建设），如孟山都种子公

司的种子是标准化的，它最希望用它生产的种子取

代任何地方的本土种子，从而垄断种子的生产与销

售，获得巨额利润。而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

观识破了很多这种表面标准化案例背后的政治与伦

理蕴含。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与资本最容易结合

的是两个事物，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就是当代科

学。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是资本不花费一文

钱的工具。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该警惕

一刀切、标准化的做法，很可能这种做法的背后，蕴

含着权力运作与资本运作，而这种做法由于不尊重

本土的特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仅经常是无效

的，而且很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了本土特征以及本土

的生态（生态学的、空间的、文化的，等等）。

二、生态学何以成为“地方性知识”？

什么是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的名词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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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庭硕一文的英文标题中的“地方性知识”采用的是“regional knowledge”，而不是 local knowledge。
②　以产生于实验室的科学知识为例，虽然看上去产生于某个实验室的科学知识以后与这个实验室无关，脱去了这个实验室的“情境性”，但是

标志这个知识的生成条件（一般用该知识生产的论文中的方法、材料、对象等反映），却是各个其他实验室必须遵循的条件，于是这种情境性被

不断转移（或转移）到其他实验室，这种知识始终带着这种情境性在整个“实验室世界”漫游。

③　本文参考文献 5~9，特别是参考文献 [9] 里有多位学者关于“地方性知识”概念、思想、立场的见解。

④　例如，培根的名言之一即“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也即“知识就是权力”。



是由德国生态学家海克尔在 1866 年提出的
[12]①

。现

在关于生态学的一般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科学
[13]

。

生态学知识作为自然科学门类中的一类，其地方性

特征极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生态学处理的对象

极其依赖于空间及其尺度，具有尺度变化的差异与

多样性、空间的异质性等特性，这使得生态学成为

异于物理科学的另类科学
②
。空间性、地理性、地理

的尺度差异，无疑是“地方性”最明显的、最与实际

的地方相关的特性。

林祥磊在其文章中指出，他“结合生态学尺度、

空间异质性概念，选取生态学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

验为分析对象，分别以高斯的人工微宇宙实验、生

物圈 2 号实验，以及草原围栏封育实验为例，对生态

学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的地方性特征进行了分

析，发现生态学实验是和的，并且在实验操作上具

有物质、成分或仪器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上的差别，

测量或取样所用剂量和实验工序的差别，以及对实

验控制方面的差别，从而也具有地方性特征。充分

认识并正视生态学实验的地方性特征，有助于打破

传统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追求普遍性知识的迷思，

并有利于生态学研究的发展”[14]
。林祥磊特别举例

说明了即便是两个差不多的内蒙古草原关于放牧恢

复的实验，其得到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来表达生态

学知识的地方性特征。

第一个实验：实验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浑善

达克沙地南缘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沙化草地典型地

段，为榆树疏林草原，植被主要是差巴嘎篙杂草类

群落，伴生有一些豆科牧草和杂类草。选择围封

1 年、4 年和 9 年的沙化草地，以未围封的沙化草地

作为对照样地。实验结论是，围栏封育对沙化草地

植被恢复具有显著作用，是沙化草地植被恢复最经

济有效的措施之一。

第二个实验：实验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的小针茅草原，实验样地围栏

封育时，群落为小针茅和多年生杂类草群落，实验

区面积 400 m × 400 m，在其中分割出 80 m × 400 m
的 5 个区域作为取样观测区。实验对围封了 7 年的

群落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并与自由放牧区进

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围封禁牧 7 年并未明显改变

围栏前植物群落的科、属、种组成的数量，因此，在

小针茅草原 5 年以上的中尺度时间的围封禁牧，不

仅不利于植被整体的恢复，还会因积沙等造成植被

的再退化，短时间的围封禁牧 (4 ~ 5 年) 加上低强度

的放牧利用是一个植被恢复的可供参考的措施
[14]

。

上述两个实验所在地在大尺度上均属于内蒙古

地区，但一个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正蓝旗桑根达来

苏木沙化草地典型地段上，草原类型为榆树疏林草

原，植被主要是差巴嘎篙杂草类群落，伴生有一些

豆科牧草和杂类草；另一个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境内的小针茅草原，实验样地围栏封育时，群落

为小针茅和多年生杂类草群落。两个实验观察时间

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如果我们不顾

及这种生态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而去推广其中一

个实验的经验，那么就麻烦了。

上述两个生态学实验表明，生态学与传统学科

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门复杂的、兼具实践特

色与地方性的学科，面对的是自然界中的具有不同

尺度的复杂系统。生态系统在不同尺度上 (例如样

方大小、种群调查面积的大小、遥感图像的栅格大

小等) 存在空间异质性，生态过程发生在多个尺度

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尺度能适用于所有的生态问

题，生态学实验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用的

尺度
[15]

。即便生态学中抽象出来的某个定律，比如

关于湖泊的水生物营养的生物学定律，或关于生物

竞争的定律，如果要它起作用，也需要限定其空间、

特定的条件与地域特征，即便像沃特卡-维尔特拉方

程，描述两个物种间的竞争关系的定律，也需要某

种理想化条件。哈尼族梯田的耕作不可能使用北大

荒的耕作，反之亦然。一切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过程

都有特征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13]

。违背了生态学这

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与地方性特性，以所谓的普适

的科学知识（书本的，或某个实验室的知识）来指导

所有地方的草原、林木建设，那么一定会对当地的

生态建设带来毁灭性影响。

以上关于纳入科学范畴的生态学也是地方性知

识的说明，只表明了一般化的生态学也是科学系统

这种更大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即便是

生态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在运用到某地的生态建设

时，也需要再次落地，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

的生态知识结合起来。

杨庭硕等的研究中，曾经列举大量的案例指出，

地方性知识对本土的生态处于良好循环状态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其中一个案例是：贵州清水江

沿岸，南加到三门塘河段两岸的丘陵山区是我国南

方用材杉木的主产区。当地气候温暖多雨，适合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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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祥磊这篇文章比较详细地考据了为什么是海克尔，为什么是 1866 年创立“生态学”概念的历史与事实。

②　这也顺带地说明科学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统一成一种类型的科学。科学是复数（sciences）。



树生长，但土壤主要是石灰岩风化的产物，土壤粒

度极小，黏性很强，透水透气性不好，对于杉树种植

副作用很大。采用所谓的科学的“一般化”的常规性

育林方法种植杉树（即一般生态学的植树技术），虽

说也能顺利成活，但积材量都不高。当地侗族乡民

成功的经验在于，不按常规方法，而先通过火焚的

办法提高土壤的通透性，而且将杉苗的主根切除，

把苗木的侧根平铺在土丘上，再用浮土将侧根压

实。定植时，还需要将树苗梢端的弯曲部分朝向山

谷。定植完成后，在苗木的上方用木板钉一个挡水

坝，避免暴雨将土丘冲塌。表面上看，这样的植树方

法十分怪诞，但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侗族乡民植树

的成功率非常理想，不仅苗木的成活率高，而且成

活后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开穴种植的苗木，成长过

程中也不易染病，其年均积材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

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16]

。所以，各个民族在长期的

与自己周遭自然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适

用的、有效的技能与技术，它们很多都存储在各民

族的生态知识系统中，或者以本土生态知识为其形

态而保存下来。因此，这些本土的生态知识或“生态

学”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极其宝贵，

而且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极具适应性。

三、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为什么在今天要更加提及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关系？这是因为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人们（民族、地区、国家等）已经变成了

被现代科学和技术武装的人类，即技术物种。的确，

我们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

都是以其他物种和其他生态的破坏作为代价而获得

的。在我们运用科学技术稍早的一些时候，破坏的

效应及其积累的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今天，

这种破坏的效应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似乎已经到

了池塘中绿藻就要覆盖全部池塘的最后一天，如果

再不采取措施，我们与池塘（我们的环境）就要毁

灭。正如 RICKLEFS R E 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在

变成技术物种中获得了著名的成就。现在我们的生

存依赖于变成生态物种和在自然经济中采取正确的

立场”[13]
。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采取纯粹依靠所谓的

新技术来挽救我们自己，因为任何新技术仍然处于

原有的科学技术范式之中。杨庭硕等曾总结本土的

地方性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5 个重要作用，它

们是，第一，通过本土生态知识可以获得古代的生

态资料；第二，抵御自然风险的技术技能主要储存在

本土生态知识中；第三，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综合性

生态知识，可以避免学科分野的干扰；第四，本土生

态知识是省时省钱省力的生态建设经验总结；第五，

本土生态知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
[16]

。我们

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某种所谓普世性科学在生态

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如前文杨庭硕等举出的案例），

已经表明它在某地生态建设中的失效。所以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尊重地方本土知识，尊重本土的地方

性知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作为技术物种的心态、世界

观、自然观都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

我们如何才能从技术物种转变为生态物种？

首先，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一般生态学，更需要学

习本土相关的生态知识。学习生态学，不仅要学习

一般的生态学知识与理论，而且要学习与我们周遭

环境相关的本土的生态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只有这

样才能让生态学自然观成为我们的心智的自然观，

使得我们具有保护生态的全局与本土意识，也使得

我们能够把生态学的知识落地于本土周遭环境的生

态文明建设上。没有地方性知识的生态意识和知

识，生态学是无法落地的，也是我们无法从技术物

种转变为生态物种的具体条件。这是我们之所以提

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意地方性知识的一个重要

原因。

其次，关注本土与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特别是

生态本土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使得我们回归

到生命之根上。你从哪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

出生地与民族，都有其家乡。家乡的生态文明建设

如何，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之本源。哲学是什么？哲

学就是带着乡愁到处寻找精神的家园，18 世纪的诗

人和思想家诺瓦利埃如是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

命之源得到生态滋养，物种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发

展，家园变得更加美丽，所有原有生活在家园中的

生命都得到保护与滋养，家园变得更加宜居，而不

是千城一面、千园一面、千村一面，不适于本土的居

民与其他生命居住。

再次，关注和具有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

使得我们更加具有生态意识和智慧，而且更加具有

生态实践智慧。什么是生态实践智慧？所谓生态实

践智慧，就是一种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依

据本土的生态知识，开发本土生态知识于本土的生

态文明建设中，在实际的本土生态文明建设中因时

因地的实践，而不是刻板地运用所谓的书本上的，

或者实验室中的一般科学技术手段于本土生态文明

建设中。特别是运用资本和权力的力量，不顾实际

情况，强制推行所谓的行政命令式的“生态文明建

设”，即便运用一般的生态学知识、理论与技术进行

本土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注意其运用的条件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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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态实践智慧对当地的政府（包括相关部门及

其官员）尤其重要。如何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个

全国战略举措的一盘棋中善于抓取本土生态知识及

其技能，创造性地进行适合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工

作，反对不懂科学与相关技术的适用条件、不动“脑

子”，并且打着科学的名义，不分场合、地点、空间、

时间地乱用一般性技术与科学的做法于本土的生态

文明建设中（这种做法是一种“伪生态做法”），才是

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真正地对于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一盘棋的贡献。

第四，关注地方性知识，还可以对现代科学及其

技术有一种更加准确和清醒的认知。现代科学及其

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西方发明变为全世

界无法离开的、人类与自然打交道极其成功的工

具。但是现代科学及其技术是求力和求利的科学技

术，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它最关

心的是如何从自然界攫取财富，它的探索很多都与

资本的目标一致，或者是被资本绑架而与资本的目

标一致。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在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时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它背后的

目标与利益关切，这样做对谁有利？第二，运用科

学技术解决具体本土生态问题时，它的适应性

如何？

最后，关注和掌握地方性知识，也可以加强我们

与本土居民的联系，使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尊重

本土居民的知识、话语与权利，做真正有益于一方

水土的本土居民，包括多样性生命生活发展的事

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最怕的是不尊重本土居民

的知识、话语、意见和权利，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专家

的意见（这种意见和观点很可能只代表了一般科学

的意见，而没有结合本土知识），那我们很可能会作

出不适合本土生态建设的错误决策，造成不可挽回

的错误。生态的决策一旦出错，常常带来连锁反应，

带来深度的层层问题，改正起来不仅花费时间和物

力，而且很可能带来更大范围和深度的不可逆转的

副作用。

一篇短文，不可能把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关系概括完整，其深入性也是不足的。但是，写

这样一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希望引起各方学者以及

政策决策者的注意，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注意本土生态实际境况，因地制宜地关注地方性知

识，并且把其运用到建设过程中，这样美丽中国才

能得到真正意义的建设，生物多样性才能真正得到

保护。

参考文献：

李霞. 生态知识的地方性 [J]. 广西民族研究，2012（2）：60-65.[  1  ]

杨庭硕.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4（3）：23-29.

[  2  ]

袁同凯. 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 [J]. 思想战

线，2008（1）：6-8.

[  3  ]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M]. 王海龙，张家

瑄，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4  ]

吴彤. 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 [J]. 自然辩

证法研究，2007（11）：87-94.

[  5  ]

吴彤. 从科学哲学的视野看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以蒙

古族自然知识为例 [C] // 包塞音. 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2005 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

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41-47.

[  6  ]

吴彤. 再论两种地方性知识−现代科学与本土自然知识地方性

本性的差异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8）：51-57.

[  7  ]

吴彤. 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 [M].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0.

[  8  ]

吴彤. 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9  ]

大卫·利文斯通. 科学知识的地理 [M]. 孟楷，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7.

[10]

孙俊. 知识地理学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

林祥磊. 梭罗、海克尔与“生态学”一词的提出 [J]. 科学文化评论，

2013（2）：18-28.

[12]

RICKLEFS R E. 生态学 [M]. 第 5 版. 孙儒泳，译.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

[13]

林祥磊 . 生态学实验的地方性特征分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9（3）：44-49.

[14]

张彤，蔡永立 . 生态学研究中的尺度问题 [J]. 生态科学，2004，

23（2）：175-178.

[15]

杨庭硕，田红. 本土生态知识引论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6]

（责任编辑    何晓琦）

  第 2 期 吴　彤：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 5


